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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○禨祥　　【黃河清】景泰五年正月，山西巡按御史何琛奏，黃河自龍門至芮城，清同一色，此上至德所感。廷臣欲行賀禮，
帝曰：「此乃偶然，不必賀。」按此即二年後英宗復辟休徵，而景帝之不受賀，見亦卓矣。其後至正德二年八月而黃河又清，此年

此月世宗生於興邸，可見吉祥善事，別有徵應，非一時蠡見所能測也。

　　景泰四年冬十一月至五年正月，山東河南淮徐諸處，以至江南蘇、常等府，浙江杭、嘉、湖三府，大雪平地數尺，海水亦冰結

四十餘里，人畜死者不可勝計，災祥一時並見，亦異。

　　【先知】唐開元初，以武后所制豫州鼎銘末云：「上元降鑒，方建隆基。」此二字為玄宗御名，以為受命之符，宰相姚崇等表

賀，因宣示史官，頒誥中外。又唐宣宗御制邊陲曲，其詞有云：「海岳咸通。」末幾其子懿宗嗣位，建元為咸通，人皆異之。本朝

正德末年，王新建平寧藩後，至廬山刻石記功，末云：「嘉靖我邦國」，明年世宗龍飛，遂用二字紀年，其偶合如此。說者謂王文

成本間世異人，故能先知如此，非偶合也。然媚娘之為異人，更出文成之上，豈亦預知其孫之為五十年太平天子、而先著讖應以示

後世耶？若宣宗亦有小太宗之稱，宜其暗合也。顯陵初建時，於興邸享殿中立名曰隆慶，此時穆宗未生也，後之紀年亦如之，此則

無心吻合，固上天示以休徵矣。

　　宋艮岳神運石之旁有兩檜，徽宗愛之，以玉牌金字書自製五言詩云：「拔萃琪樹林，雙檜植靈囿。上梢蟠木枝，下拂龍髯茂。

撐拿天半分，連卷虹南負。為棟復為梁，夾輔我皇構。」後高宗御名為構，南渡秦檜作相，分天下之半，而時論謂檜倡和誤國，負

南朝之眷字，字字應前詩，蓋事已前定矣。豈道君能先知耶？此比唐武后鼎銘更為奇確，但高宗雖稱中興，實遜明皇百倍矣。

　　【甘露瑞雪】世宗登極，詔罷四方獻祥瑞者。時汪鋐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，首進甘露以媚上，得召為刑部侍郎，會修明倫大

典，璁萼等標鋐所獻甘露於卷末，以為此上孝感之應，尋進掌院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，寵眷幾與張、桂等。而其人之橫惡，為天下

唾罵，則至今如一口也。汪之後獻祥瑞者，直至世宗季年而猶未已。又嘉靖十年，禮部侍郎顧鼎臣奏上設醮時，先一日陰雲解散，

二之日雲物一色，復降瑞雪，此皇上精誠格天所致，因進步虛詞七章，又言七日奏請青詞，尤為至要，仍列五事奏之，其事皆齋壇

香水供獻之祥也。上大悅，報曰：「覽奏具見忠愛，步虛詞留覽，朕已竭誠，諸臣宜仰體朕心，秉丹誠以承天鑒。」顧由此得大

拜。上南巡奉敕居守，尋歿於位。自顧疏後，齋醮日盛，凡事玄三十餘年，及上升遐始止。按二公俱以獻媚得冢宰，得宰相，如取

諸寄，而事業毫無聞焉。顧雖和易，非汪螫毒可比，然流穢史冊，亦不細矣。

　　【獻芝】嘉靖中葉以後，大小臣工進白鹿、白兔、白雁者固多，而後乃以芝草為重，下至細民亦競上獻。如三十七年，陝西鄠

縣民王金，進芝山一座，聚芝一百八十一本，名曰「仙應萬年芝」，以祝聖壽，其間徑一尺八寸者凡數本。上悅，賚以金帛。是年

冬，禮部類奏四方所進芝一千八百四本，詔猶以徑尺以上者尚少，命廣求以進。於是命輔臣嚴嵩、李本等煉以為藥，且詔次輔徐階

曰：「卿政本之重，不以相混也。」階惶恐請煉藥如二臣，上始悅。自是督臣胡宗憲獻芝與白龜同進，上以之謝玄壇告宗廟，賜宗

憲鶴袍；而陝西撫臣程軌、按臣李秋獻白鹿芝草，云得之部內書堂萬壽宮中，蓋詭為美名以媚上也。二臣各拜幣鈔之賜，仍命謝玄

告廟，至四十一年，王金者又進靈芝五色龜，上大喜，諭禮部龜芝五色既全，五數又備，豈非上元之賜？仍告太廟，百官表賀，拜

金為御醫。四十三年，太醫院御醫王金又進萬壽香山三座，聚芝三百六十本為之者，是歲天下臣民進法秘仙桃瑞芝及為上祝釐建醮

者不絕，各承賞賚。又一年而上鼎成龍去，王金坐進藥損上躬，論大辟，高新鄭為政貸出。

　　【歲朝牡丹】京師極重非時之物，如嚴冬之白扁豆、生黃瓜，一蒂至數鐶，皆戚里及中貴為之，仿禁中法膳用者。弇州謂上初

年，元旦即進牡丹，而江陵相與馮璫亦各一花以為異。

　　余兒時在京師，亦聞而未見。比數年來，元夕前後，姚魏已盛行於時，豪貴園圃在在有之，始知弇州語信然。比年入京，赴一

友社文，時才過長至三日，案頭插半開紫牡丹二三朵，方駭詫歎羨間，乃曰：「此尋常物，每花祗值百錢耳。」予攜其一歸，以溫

水貯瓶中，亦留數夕始萎。

　　【白鹿】嘉靖十二年，河南巡撫吳山獻白鹿，為大臣諂媚之始，此後白兔、白龜、白鵲相繼不絕。唯浙直總督胡宗憲兩進白

鹿，俱蒙褒賞。時世廟方崇道教，喜聞祥異，胡正剿倭立功名，每事輒稱引玄威以自固，勢自不能不爾。至壬戌會試，遂以靈臺命

題，而鶴鹿悉登於闈牘矣。時主試為袁元峰煒相公、董潯陽份尚書，俱在直典青詞，本無可責者，乃至癸亥年西苑白龜生卵，嚴分

宜方率詞林在直諸公上表稱賀，他可知矣。此後則萬曆甲戌，白蓮、白燕見於翰林院，江陵大喜，進之，上方沖齡，謙讓不受，歸

之閣臣，雖以渺躬自處，而獻諛一念，已為聖主所窺。張方以伊周自命，而舉動乃與先朝諂媚諸公如出一轍。蓋上奉慈聖，下結馮

璫，不覺瀾倒至此，宜相業之不終也。

　　【死麟】麒麟之生，多托牛腹，成化二十年甲辰，泗州民家牛生一麟，咸以為怪，殺之。工部侍郎賈俊出差，偶至得其一足，

歸以示人。嘉靖十二年癸巳，山東聊城縣民家牝牛產一麟，形狀瑰異，甫出腹，即嚼一鐵煎盤，食之盡，民婦駭怒，撲殺之。萬曆

十三年乙酉，河南光山縣有赤一麟，亦牛所孕，其產時光怪照耀，比鄰皆謂火發來救，愚民不識，詈為妖孽，共擊死。前二事皆聞

之朝，唯乙酉則上欲取觀，閣臣力阻不從，御史王學曾有疏諫止被謫。至甲午，鎮江府復獲異獸，大抵與前二物相類，亦尋斃於杖

棰，郡守王應麟慮生事，不敢申告上臺，第命瘞之，今麒麟冢尚存。瑞物無故而生，見戕庸奴，真是可惜。

　　【孿生子之異】孿生子世多有之，然以俱男子為異，若累產俱孿且男，則尤異。如嘉靖中顧聯璧、合璧，同舉戊午鄉試，聯璧

登進士，官嘉興府同知，卒於官；合璧以乙科仕至僉事，而卒於家，乃其父母凡四胎，共得八男子，則奇甚矣。又先大父為上川南

道時，有雅州醫官時姓者，頗明方脈，技亦大行，每入謁，即以饔餮為苦。問之，則云：「家有三十二兒。」問有姬妾，則云止結

髮一人，凡十六乳而得此，無一夭折者，以此困於資給。初意其妄，繼詢之一州人，無不以為信然，則怪而妖矣。宇宙真何所不

有。

　　唐淮南程乾妻茅氏，連八年俱雙生，凡得男子十六人，蓋倍於顧聯璧，得時醫官之半，皆古今最奇事。

　　【元旦日食免賀】永樂十二年甲午正月初一日當日食，先期鴻臚寺奏請當賀與否，上問大臣當如何，禮部尚書呂震對以日食與

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，輔臣黃淮、楊榮俱未及對，楊士奇獨以不當受賀為言，且引宋仁宗時富弼請罷宴撤樂，且恐契丹行之為中國

羞，後果然仁宗悔之之事為證，太宗皇帝允之，但賜百官節鈔而已。十三年元旦又日食，免賀亦如之。至嘉靖四十年辛酉二月朔，

亦當日食，天陰晦色不甚辨，諸臣遂以當食不食，上表稱賀。上大喜，獨禮部尚書吳山曰：「明明薄蝕，吾誰欺？欺天乎？」首揆

嚴嵩密以其語奏聞，上已不平。山自上疏以救護禮畢為言，上愈怒，未幾用言章奪吳職。兩朝前後一事，而閣臣之忠邪敻別矣。嚴

次年壬戌即得罪去，士奇自甲午至正統九年始卒，蓋相四朝又三十年，蒼蒼者豈堪矯誣哉！

　　【鼇山致火災】鼇山燈火，禁中年例，亦清朝樂事，然亦有最出意外者。如永樂十三年正月之壬子，鼇山火發，焚死多人，都

督馬旺亦與焉。時上在北京，聞之驚惋，命太子修省。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，上於宮庭中依檐設壇幕，而貯火藥其中，偶不戒，延

燒乾清宮以至坤寧宮，一時俱燼。時上往豹房，回顧火燄燭天，戲謂左右曰：「好一棚大煙火也。」或云是年寧王宸濠別獻奇巧之

燈，即令寧府遣來人入宮懸掛，皆附壁著柱，以致此變云。

　　萬曆初元燈節，當如例設鼇山，首揆張江陵諫止，以為鼇山起於憲宗時，今諒陰中未可輒置，上嘉納之。江陵此舉甚善，但以

成化創始為言，蓋止據詞臣章懋等諫止憲宗之疏，而不知國初已有故事也。

　　【山裂】正統十四年己巳，陝西某縣山鳴三日，移數里，崩壓民家數十戶，是秋即有英宗北狩之變。成化十六年庚子，雲南巨



津州白石雪山中裂，分為二，其半走入金沙江中，是年大閹汪直用事佳兵，與尚書王越比周黷武，越冒封威寧伯。嘉靖二十六年丁

未，陝西澄城縣界頭嶺吼聲如風者數晝夜，山四裂而去，東西各五里，南北各十里，是年督臣曾銑與首揆夏言議復河套，徵調兵

糧，關中騷動，次年二人俱論斬。山至鎮重，而崩裂至此，其徵上應紫微，下亦主將相，其驗如此。

　　弘治十年雲南師宗州有馬者籠山，其高插天，去山二十里阿定鄉，有一小山，一夕移於馬者籠山之側，有三大樹隨山而徙，皆

不搖動，土人但聞風雷震撼，旦起視舊處，已為平地。近年萬曆己亥八月，陝西狄道縣毛家坡山崩裂，山南平地湧出大小山凡五

座。此等皆極異事，而無災沴應之者，時聖君有以消弭之也。又云雲南鎮南州，有石吠山，頂有石類犬，每遇凶年，則石有聲如犬

吠，因以名山，此尤奇事。又正德末年，廣西土官岑猛所部田州，江心忽有石浮出，反臥岸傍，猛惡之，密遣數百人夜移他處，至

明復然，未幾猛敗滅，此石不復見矣。

　　【土木之禍咎徵】正統十三年戊辰，京師盛唱《妻上夫墳》曲，婦女童幼俱習之，其聲淒惋，靜夜聽之，疑身在墟墓間。次年

八月，車駕陷於土木，將士死沙漠者數十萬人，都下禁軍嫠婦，祭望哀號，聲徹原野，則此曲實應之。其年三月，進士傳臚，適狀

元彭時以假寐不至，殿廷相顧疑駭，謂龍首忽失，是何祥也。未幾而龍馭不返，人間遂有喪元之說，以及小民所傳雨地城隍土地諸

謠讖種種，無一不驗。最可怪者，則是冬所頒大統歷日，為十四年己巳，夏至之晝、冬至之夜俱書六十一刻，見者皆駭愕，以為振

古未有之事。至秋英宗北狩，郕王監國，因登天位，遙尊上為太上皇，說者寒暑失度，天地易位，即陰陽二至不能守其常矣。當時

造歷者以私意擅改，時禮臣為胡忠安不足言，乃舉朝無一語詰責，僅見岳季方所紀，亦以為怪。然亦北狩以後，追述往事耳，當其

時亦未能昌言相駁也。

　　己巳六月，南京宮殿一時俱燼，先朝所留圖籍法物並盡，不兩月而鑾輿北狩。

　　【郊壇大風】成化丙申年正月十三日，上方南郊，忽陰晦大風，郊壇燈燭俱滅，執幡麾並樂官俱凍死。此祝枝山祖父居京師親

見，而《憲宗實錄》不載，蓋秉史筆丘文莊公諱之也。南宋光宗紹熙年間，亦有此異，時後李氏竊至齋宮嬿婉，且不避程姬之疾，

次晨厲風震蕩，從官辟易，至不能成禮而罷。帝既怖恐，又聞李後擅殺所嬖貴妃黃氏，遂得心疾以至於崩。憲廟明聖，謹於事天，

非宋主可比萬一，且雍容成禮，對越上帝，即風霾何損？獨此時正商文毅當國，卻不聞引漢災異策免三公故事求退，何也？

　　【朝參訛傳】成化十四年八月戊申早朝，東班文官中若聞有甲兵聲，眾皆避易，不復成列，衛士皆露刃以備不虞，久之始定。

上命班居下者百餘人，悉跪於午門外，逾時釋之，御史尋覆奏究其事所從起，竟莫能得。禮部因奏朝班驚喧，定申明朝儀八事，亦

聊以塞一時之責耳。考之傳記，無形有聲所謂鼓妖者，殆類是歟？

　　先是十一年七月初九日以後，京師西城有物夜出，四散齧人，其色正黑，及蹤跡之又不能得。上遣太常寺少卿劉岌祭都城隍

神，御制祭文誚責之，繼又於禁中祭告天地，為文引躬自咎，久之妖始漸息。蓋是時汪直設西廠&~YRBCR;事，官民遍受其荼毒，
有四出傷人之象，內臣梁方、妖僧繼曉、方士李孜省輩，左右熒惑，王越輩又黷武邀功於外，四方騷動，中外驚疑，故天心示警乃

爾。

　　【弘治異變】弇州紀奇事云：「弘治為極盛之世，而己酉、庚戌浙江陝西山中有二異物，而不知辛酉、壬戌、癸亥之更異也。

弘治十四年春正月朔，陝西韓城縣地震，有聲如雷，傾倒官民房屋，壓死男婦無數，自朔至望，震猶不止。縣東八里，遍地決破湧

水，有裂開地一二丈四五丈，湧出溢流如河。十四年五月二日夜分，重慶府城上忽白光映天，見者驚異，起視但見渝水明耀，浮光

上燭，次早驗之，宛如豆汁，人不敢飲，逾三日始澄澈。敘州府使人探流至木川長官司，抵崇山峻嶺，阻不能前，詢之故老，云：

「此水發源自建昌，從來未有此變。」十四年六月雲南雲龍州民疫疾，十家九臥，內有不病者，見鬼輒被打死，有被打顯跡，有因

沉病死者，有病在家為鬼壓死者，百姓死將半，初五日起至十二日止。十四年秋一日，蜀忠州大渰等三里，晝晦，雨黑子，形色如

菽，平地可掬，嘗之略如稻味，久而生苗如粱，後值霜侵枯槁。州守汾州人姓宋，以為瑞，郡守華陰人姓屈，以為災，申達莆田林

中丞，取驗奏聞，後州人竟無災，唯宋守卒於官。十四年閏七月二十七日，四川烏撒府可渡河巡榆司大雷雨三晝夜，水漲，山崩地

裂，山鳴如牛吼，湧出清泉數千派，壞廬舍橋樑，壓死人畜無算。是年八月廣東瓊山縣颶風暴雨，海翻漲，平地水高七尺，壞房

屋，軍民男婦死者不可勝計。廣西融縣昏刻星大如箕，長丈餘，流西北方，河水陡紅，濁如黃河，日炎如暑，夜寒如冬，疫瘴大

行，至一家全無爨者。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，四川馬湖渦江水色變白，明瑩可鑒，翌日濁如漿，凝兩岸沙石上者如粉，十七日復

清。本月十二日，敘州府東南一河，水亦如之，如漿濃者三日。十四年十一月，江西贛州府連日大雷雨，各縣遂多瘴病，有朝病暮

死者。雲南景東府自弘治十五年正月以後，人畜疫死不可勝計，十一月十九，云霧黑暗，人往來面目不辨，晝夜不分，凡七日；又

隴川宣撫司十月，大雨雹，大者如掌，小者如雞卵，盡殺田禾。十五年，南太常卿楊一清奏：七月初三日，猛風急雨，震蕩掀翻，

江潮洶湧江東諸門，浩如陂湖，水浸入城五尺餘，中下新河官民船飄溺入水多溺死，孝陵及天地山川壇、太廟社稷拔樹木萬餘，是

日正上聖誕，當時尤以為異，而鳳陽祖陵亦以是日遭變，萬歲山、龍興寺，一應壇壝俱毀，上命祭告修省。十六年正月十八日，雲

南宜良縣地震，有聲如雷，搖動房屋，二月初三日，宜良縣復黑氣迷空，咫尺不辨人形，狂風晝夜不息，地中雷有聲。又正月雲南

曲靖軍民府，火發七次，撫臣陳金以聞。上命南京刑部左侍郎樊瑩兼僉都御史往巡視雲貴，奏不職大小文武官共一千七百餘人，以

弭天變，蓋用景泰壬申命南京禮部侍郎姚夔考察雲南官吏例也，而樊瑩所斥滇南吏之多，更本朝未有之事。其後瑩至南刑部尚書，

諡清簡。以上皆辛酉壬戌癸亥三年間事，其變異較之弇州所紀，更繁而怪矣。

　　先是弘治元年閏正月，南京奏連朝雷電交作，大雨雪；又陝西守臣奏天門開，人馬百萬自下而入；二年二月十四日，河南地方

晝晦如夜，咫尺不辨人物，黃塵障天，赤光如火；三年二月，陝西慶陽縣隕石如雨，大者四五斤，小者二三斤，擊死人數萬。弘治

三年十一月彗見，五年四月彗又見，又有異鳥三，鳴於禁中，六年五月，北京東廠內地，無故陷二三丈，廣亦如之。又本月內，在

京明時坊鋪內，白晝見二人進鋪，久之不出，管鋪者疑之，但見二衣委地，傍有積血，竟不見二人蹤跡。又是年五月，蘇州大風

雷，牛馬在野者多喪其首；民家一產五子三女，皆無首，二女臍下各有一口，助啼相應，數日俱死，有報到京。六年十二月初一，

南京金星晝見未位，次日大雷電風雨，拔孝陵樹無數；湖廣鄖陽府亦是日雷電大雪，平地深三尺，凍死人畜無算。七年七月初三

日，蘇、常、鎮三府風雨驟作，拔木飄瓦，潮水泛溢，平地水深五尺，臨江深一丈，民皆溺死。八年三月，寧夏地震一日十三次，

其聲如雷。八年四月都御史劉大夏祭張秋湖神，天陰，帛不能燃，欲焚不焚之處，宛如人面，耳目口鼻皆具。八年十二月，京師大

震電，天鼓鳴；江西大震電。九年五月，四川長寧縣南樹生蓮花，李樹生豆莢；江西安遠縣馬鞍山頂巨石趨走下山，報至縣，已走

山麓，官命燒醋沃之，又槌碎，不敢上聞。是年八月，北京西直門有黑熊上城，齧死一人，傷一人。又十月，京營開操，中軍大旗

曳之不起，墜死引繩千戶。十年二月河南修武縣黑氣墜地化為石，聲如雷，狀如羊首；雲南師宗州阿定鄉有一山蟠二十餘丈，反移

二十里，有大樹皆隨山而徙，不搖動，土人但聞風雨聲，旦視舊處皆為平地。弘治十一年十月，清寧宮災，內閣劉健等疏云：頃年

災異頻仍，內府火災尤重，軍器監火，番經廠火，乾清宮西七所火，而內官監與清寧宮之災更為大異，蓋孝宗朝火患亦最劇。最後

則十七年六月，江西廬山如雷鳴，次日大風雨，平地水丈餘，溺死星子、德安二縣人口無算。又直隸崇明縣民顧孟文雄雞伏卵，猴

頭而人形，身長四寸，有尾活動而無聲，尤為怪極。蓋未期而孝宗上賓矣。

　　按弘治間災異，實累朝所無，此天心仁愛，示警聖明，且其時上下同心，遇災而懼，以故無損太平之萬一云。

　　弘治八年八月十六日望，當月食不應，至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望，當月食，至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望，又當月食，凡三次，至期皆

不驗，禮部請治欽天監推算不明之罪，上命宥之。竊意是時中宮擅夕，陽不敵陰，日魄無能掩月，未必推步者有誤也。

　　使其事在嘉靖中葉，必舉朝稱賀，獻賦頌者盈廷矣。

　　又弘治十二年己未，曲阜孔廟災，柏樹被焚，枝幹俱盡，尤為異變。

　　【正德龍異】正德七年六月，山東招遠縣夜有赤龍懸空如火，自西北轉東南，盤旋而上，時上在豹房遊戲，晝夜不還大內。十



二年上始出宣府大同遊幸。是年六月，直隸山陽縣有九龍晝見，俱黑色，一龍吸水，聲聞數里，吸漁舟並舟中女子於空中，復墜而

無傷。十三年八月，雲南順寧府瀾滄江龍鬥，水湧百丈，行人不能渡者七日，時上在宣府。十四年五月，上在喜峰口，時直隸常熟

縣俞墅村，迅雷震電，有白龍一、黑龍二，乘雲並下，口吐火，目如炬，鱗甲頭角俱見，撤去民間房三百余家，吸舟二十餘艘，並

舟人空中墜地，有怖死者。十四年初夏，江西大雨，鄱陽湖漲，小孤山亦沒不見，水退，死黑龍一，蛟二十餘。未幾朱宸濠反，被

擒於翻陽時。上南征至金陵京口，蓋六飛四出，人皆有魚服之憂。次年漁於汜光湖，上墜水得疾北還，實與前吸舟湧水事相應，即

鄱陽之怪，亦似關聖躬，寧庶人長鯨耳，不足當此變也。

　　正德十五年七月，上在南京，時有物如豬頭，其色正綠，墮於上前，又拘刷諸婦人之所，皆有人頭懸掛滿壁，時隨駕大學士梁

儲等上疏切諫，謂耳目所未見，而不敢斥言，不二月而上不豫，僅得至京師而龍馭上賓矣。意豕首及人頭，皆屬錢寧、江彬輩槁街

之徵歟？

　　又陸粲《庚己編》云：正德某年，雲南勝越衛舉人汪誠家後圃，夜半有龍見於八仙桌上，頭角爪尾悉具，其色如粉，捫之鱗甲

如刺，以來觀者眾，汪氏取狗血塗之，乃滅。

　　【赤眚黑眚】正德八年二月，有二火星隕於浙江之常山縣官舍中，大如鵝卵。七月，浙江龍泉縣有二赤彈，自空中隕於縣廨，

形大亦如鵝卵，流入民居，跳躍如鬥，良久不見。後四日，復隕二火塊，燒官民房四十有余家，有一眚見於河間，家二十人同死

者，此赤眚也。先是正德七年六月，黑眚見於河間順德及涿州，夜出傷人有死者。俄又見於京師，形赤黑色，大者如犬，小者如

貓，若風有聲，居民夜持刁鬥相警，達旦不寐，逾月始息。既又見於河南封丘縣，其狀亦如之，此黑眚也。時逆劉瑾雖除，八黨正

熾，朝政日秕，水火皆違其性，故南北變異如此。

　　【雷震陵碑】嘉靖十七年改諡太宗曰成祖，其時武定侯郭勛上言，宜盡礱舊字更書之，上不悅，曰：「朕不忍琢傷舊號。」命

鋟木書今稱，加於舊碑之上。蓋世宗雖以興獻帝之故，改文皇廟號，而心仍有未安者耳。今上三十二年，雷震長陵碑，上命重建，

時內臣督工竣事，敘薦閣部科道諸臣，皆用駢語，如憲臣勘功臚列無異，識者已駭其僭矣。而首揆沈四明又上疏云：「世宗欲改刻

成祖碑而未遑，今雷神奮威，乃天意示更新之象，欲皇上纘成祖德，乘此改立新碑，此莫大之孝，亦莫大之慶也。」上優旨允行。

夫上蒼示警於祖陵，正宜君臣修省，反以為瑞應，形之章奏，比之王安石天變不足畏，說更悖矣。而言路無一語誚讓之，異哉。

　　嘉靖辛酉，西苑萬壽宮災，工部雷禮疏言此宮係皇祖受命吉地，王氣所鍾，今天啟佑皇上鼎新丕基，宜及時營繕以承天眷。上

優詔答之，命速備物料興工。自來容悅事君，前後一轍如此。

　　【地震】嘉靖乙卯年，關西地震，河渭充溢，韓苑洛、王槐野諸名公俱罹其禍，人知之矣。然嘉靖十五年，蜀中之震亦奇。是

年為丙申年，二月二十八日丑時，四川行都司附郭建昌衛、建昌前衛以至寧番衛，地震如雷吼者數陣，都司與二衛公署、二衛民居

城牆一時皆倒，壓死都指揮一人，指揮二人、千戶一人、百戶一人、鎮撫一人、吏三人、士夫一人、太學生一人、土官土婦各一

人，其他軍民夷獠不可數計，又徐都司父子書吏軍伴等百餘，無一人得脫。水湧地裂，陷下三四尺，衛城內外俱若浮塊，震至次月

初六日猶未止。

　　寧番衛東連越巂衛，北至西天烏思藏，其屬夷有名麻些者，其俗喪葬不用棺槨，將豬去賜帶毛，用物壓扁，名曰豬脹，用綾緞

布疋裹屍用柴燒化，此等喪禮，古今夷漢皆所未聞。又建昌行都司所屬會川衛夷名撲廝者，能夜變為鬼，盜人財物，又掘新墳屍，

咒使變魚形，入市賣之。以上夷俱四川上川南道所轄，去蜀省城不遠，何以凶狠幻怪至此。先大父曾備兵其地，知之最詳。

　　【又】南學憲暘谷軒，陝西渭南人，嘉靖癸導庶常，後為南吏部郎，與先大父甲子同分畿試，述其乙卯遭關中地震，云從地坼

中出廬舍不必言，即山川移易，見之紀載者，已不勝書，如韓苑洛尚書、王槐野祭酒，被難者尤眾。唯南自云，若有人呼之令起，

其太夫人亦瀕危無恙，幼子師仲尚在襁褓中，聞空中喧云：「此下尚有大貴人，忽提出門外，視之尚鼾睡也。地裂深者至二三十

丈，然其中或有破沙鍋、西瓜皮及敝衣壞器之屬無算，豈真大地之下復有地耶？師仲字子興，當甲子歲尚未弱冠。又三十年乙未成

進士，時吾鄉沈繼山司馬為少司空，與南厚善，薦入為庶常，今洊歷坊局，大貴之讖，正可踐也。

　　時渭南民因地震行劫，為學憲父憲副修吉手斬二人而止。

　　【萬壽宮災】萬壽宮者，文皇帝舊宮也，世宗初名永壽宮，自壬寅從大內移蹕此中已二十年，至四十年冬十一月之二十五日辛

亥，夜火大作，凡乘輿一切服御及先朝異寶，盡付一炬。相傳上是夕被酒，與新幸宮姬尚美人者，於貂帳中試小煙火，延灼遂熾。

此後即下詔雲南買諸寶石及紫石英，屢進不當意，仍責再買，如命戶部尚書高曜求龍涎香，經年僅得八兩，蓋諸珍煨燼，無一存

者，故索之急耳。尚美人致火事未知果否，至嘉靖四十五年八月，命拜未封宮御尚氏為壽妃，贈其父臣為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僉事，

而同封貴妃文氏，乃從敬妃進封者，其父止得指揮同知，則恩禮輕重可知矣。封妃之日，距聖誕僅二日，上春秋恰周一甲子，蓋亟

尊貴之以侑大慶上觴云。

　　曾聞一中貴云：尚氏承恩時，年僅十三，至冊封妃，則已十八矣。又聞伊王典柍，暴橫不法，內結尚貴人為援，故撫按俱莫敢

問，後終以罪廢失國，尚妃亦不能救。

　　【己亥山水大災】嘉靖十八年己亥二月，上以章聖太后崩，改葬顯陵，駕至趙州臨洺鎮，二處行宮火發，已逮治所司矣。此至

衛輝府，夜四更火發於行殿，內人及內侍多死，法物寶玉俱毀，聖躬亦幾不免，逮扈行兵部堂官及河南撫按、布按、守巡俱下獄，

知府王聘等送都護軍門御押駕前導示眾，亦可謂異變矣。是年六月，浙江天目山崩一角，出蛇數千，衢、嚴二府大水高二丈餘，漂

溺人民無算。七月，揚州大水，漂沒鹽場數十處，是日揚子江水陷下數十丈，中流金山至露其腳如平陸，蓋大風卷水而北也。是年

災變何多且怪如此。然是春冊立莊敬太子時，日下五色雲現，中外歡呼大慶，然莊敬終夭，瑞之不驗又如此。

　　【訛言火廟】嘉靖二十年四月初五日未申時，東草場火起，京師人遂訛傳火焚宗廟，遠近惶駭。至暮大雨雹，且風霆大震，咸

謂災止草場，今且熄矣。夜分以後，火忽從仁宗廟起，延燒成廟及太廟各廟盡付煨燼，唯新立睿宗廟獨存，果應訛言，真可異也。

按，成廟舊號太宗，先是十七年改稱祖，而興獻帝新稱宗，其主與成祖同入廟，說者謂文皇帝神靈不豫使然，或有云諸廟盡毀，獨

留新廟，亦祖在天之靈，不安於並祀，因有此變，訛言之發，蓋神告之矣。

　　【玉芝非瑞】嘉靖四十四年六月，有白芝生於獻帝舊廟。上大喜，改其名玉芝宮，歲時祭祀，大小吉凶必告，蓋兼太廟及奉先

殿之禮，且又日上膳羞，如南京孝陵故事，其祭之繁縟，古來未有也。甫逾年而世宗遂棄群臣。按，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云：「芝

白為喪。」而宋世張震為成都安撫司，其府治柱礎忽生三白芝，歲餘震卒於官，蓋災而非瑞也。是時獻芝以千以百計者遍天下，故

廢廟亦產此物，所謂妖由人興也。

　　【雨血】北地冬春間，每遇天際昏暗，日曈曈無光，謂之紅沙天，則邊圉必有爭戰，及敗軍陷將之事，都人相傳以為占驗。自

去年遼左大帥張成胤敗沒，遠近大震，朝議起故右都御史楊鎬於家。今年選二月之廿二日，四路出師，其上疏自敘方略云：「某人

率大兵若干，從某路出云云，且自誇有成師而出、盡賊而還之語，蓋兵未授甲，而敵已盡知其情，嚴備久矣。其前一日未申間，友

人馬時良太史邀飲，途中遇雨，沾衣履，盡作血色。比至馬齋中，方歎訝間，天宇陡黑，對面不辨，急呼張燭，則坊巷無賴已乘暗

剽掠衣物食味，道上行人俱顛仆。凡十餘刻，天漸明朗，始滅燭把酒，日圭尚未晡也。不五日而喪敗報至，正遼左出師之日也。時

大帥劉綎欲待所部川兵盡至方與交鋒，而楊中丞欲速成李如柏大功，一舉殲焉。

　　【妖言進士】今上戊申年，內臣輩建西頂娘娘廟於內府內織染局，時都中忽興進土之說，一切男婦不論貴賤，或車運或馬載，

以至豔婦處女亦坐兩人小輿，懷中各抱一土袋，以香楮隨其後，入廟獻之，久之始漸衰止。又數年今上宮中忽作掠城之戲，其法畫

地為八方，令大璫輩以八寶投之，自十兩至三兩，能入者即為賞。未幾戊午歲，有遼東失陷撫順事，次年己未春大敗喪地，人以為

識。



　　按，宋政和七年，汴京修二郎廟，俱云獻土，或云納土，競相擔負，晝夜喧闐，街陌充塞，自春歷夏不休。說者以為不祥，徽

宗始下詔禁之乃止，不數年金人犯順。

　　【花石之禍】吳中有瑞雲峰，宋朱勔所進艮岳物也，蓋搜剔洞庭西山最後得此，以為可匹敷慶神運石。將持入獻，適聞汴京受

圍，道君內禪，遂棄不取。屢有光怪，凡得之者俱不利，久置隙地，後為陳太史所收，夜吐光燭天，太史病劇，因仆之鏟其一角，

光頓減，而太史歿矣。久之，吳興董守伯買之，載歸過太湖，船覆石沈，用百計取出，則一石盤，非峰石也。又竭力再取，始得所

沉石，配之即此石之座也。大喜欲立之，而乃子給諫病卒不果，乃孫儀部力諫以為不宜畜此妖石。適吳中徐冏卿漁浦來，屢目而屬

意焉。徐即宗伯愛婿也，轉以贈之，徐復挈還吳。方議豎此峰，而徐亦病，旋歿矣。此石至今臥其園榛莽中，乃子中翰君欲緒成前

志，終以懼禍未決也。又嶺南從來無牡丹，即移植者俱不作花，相傳花則損主。故相梁文康公之孫紹纘攜歸種之，盛花以為奇瑞，

開宴會客，未幾不起。故相張江陵擅國，因內閣白蓮雙蒂者三，江陵疏賀，上謙讓不受，而手詔歸美張相德所致，未數年，張歾被

籍，盡削諸恩典。然則花石之異者，類足招殃，可吊不可慶也。

　　嘉靖庚申年，南京振武營兵變，殺戶部侍郎黃光昇。先數日，黃之私第忽聚蜂數萬，結巢簇擁，自喜以為吉徵，不崇朝而禍

及。萬曆辛卯年，寧夏副總兵哱拜有雀馴擾其肩不去，詫謂旦夕登壇，次年叛兵殺黨中丞，推拜父子為主，正去歲雀集之日也，因

決意作逆，以致夷滅。蓋蜂雀孽禍，不減石花云。

　　【衣內出火】余觀張芳洲寧都諫文集云，婢整新綾衣而火星飛出，以為異，此不足怪。予兒童時，獨臥醒來，火熒熒千點在帳

中，久之方散，凡經數度，親友輩以為文明之象，而予竟連遭大故，不克赴試。庚子冬，送李本寧維楨憲長於平望舟中，謂予曰：

「我昨日易一&~VFJPN;袍而火星四出，子知為何祥？」余謾應曰：「此為離明上燭臺耀，公內召必矣。」次年大計，李不免鐫
階。又里中項墨林元汴長子貞元德純，以書法自負，衣中亦有火光之異，先是蓄油紙千番於樓上，年久火出，潭潭連雲，華構頃刻

煨燼，總之非吉祥也。

　　○鬼怪
　　【太山主者】故太僕卿費唐衢堯年，鉛山人也。一旦病歿，入冥至泰岱謁主者，入門廡即褫衣冠，跪伏庭下。仰窺殿上有王者

南面，侍衛甚嚴，座後列姬侍以千計，貌似故祭酒馮開之，然不敢旁問。忽被呼引見上階，果馮也，云：「別久甚念，君雖已合來

此，然此事我為政，尚能為君寬數年，亦故人情誼當爾。」目揖而遣之，遂蘇，則屬纊已三日矣。因作祭章奠馮墓，致厚賻，備述

始末如此。馮於內典究心，平日以蓮邦自許，一旦淪入神鬼趣中，為修症耶？為沈滯耶？俱未可定也。

　　【穆象元判冥】穆象元名天顏，楚之黃岡人，登甲辰進士，令南海，入西臺。少時為諸生，被召為冥吏，每以夜分入幽府決

事。間遇親識逮繫者，亦委曲為道地，或得回生，或附輕比，往往有之。其居間請托，多屬比丘，每一僧至，輒降陛加禮，所囑事

莫不響應。其僚十人，如人間曹局，一切受成於主者，所謂閻羅天子是也。得第後入冥漸稀，近來兩三月一往，皆系舊案大獄未

結，曾經穆讞訊者，始召與平章。諸僚新舊代去者，或未識面，間以相問，則舊者告以此舊寅丈穆公，重加款接，聞比來已絕跡

矣。穆初為為人言，今苦眾咻，多默不應云。

　　【術士使鬼】往乙酉丙戌間，有方士席小堂者，能使鬼，客勛貴之門。一日徐定公挈之游郊外，車馬妓樂飲食馱載甚繁，席

曰：「不須如許勞擾，我一人能任之。」時方新夏，皆納之絺袍袖中，入即無跡。比至別業，從懷袖一一取出，蓋亦唐胡媚兒之流

亞也。後以罪謫宣府，督軍府張宏軒國彥甚禮之，終以作奸斃獄，鬼不能脫之福堂也。頃甲午乙未，聞東事紛紛，諸以滅關白自炫

者，充滿都下。一日有壯士十人，投大司馬石東泉麾下，云得外國聖鐵，一切刀劍及膚俱不能入。石面試之，良然，因大喜，咨送

東征大帥宋相江應昌。宋又用利器刺之，果皆刓缺，自謂得天助。一日與倭對壘，命充前鋒，鼓角繼鳴，九人俱喪元，僅一人得

逃，詭云戰時聖鐵不效。蓋皆煉鬼用鐵布衫術，以為戲劇則可，鋒旗相對，則有太乙諸神司三軍之命，邪鬼安得闌入戰場哉。

　　【三孝廉作鬼】余幼時見無錫一孫姓者，能煉鬼為役，曾至予家，談往事如目睹，問以後事，娓娓酬答，然多不驗。頗能詩

文，頃刻數百言，敏而不佳。其鬼本閩中人，名章日暗，曾舉丁卯解元。問其何以不托生，則云：「前生負此人錢，填滿方得去。

」或云「亦孫教鬼妄言，無其事也。」其後則有會稽陶與齡事。陶為大宗伯承學長子，今太史望齡兄也，沒已久矣。甲午年富順李

大宗伯長春之子自成，遇之於成都，謂其今年必下第，因自言姓名，後不復見。與齡先舉應天乙酉榜，不知其何以至蜀也，較已勝

章能遠游，白日見形矣。又山西太原舉人張全德者，以辛卯年卒。次年壬辰赴試者鱗集闕下，其相識者忽遇之，則改稱段相公，攜

老僕遨游都市，與故交往還拜客赴席，無異生人。詢其鄉人，則因眷一女妓致疾死，妓徙居京師，因偕之來，不復匿跡。好事者多

與締交，無敢以為鬼也。此較陶與齡尤怪，近於得道屍解矣。意者此曹皆不得志於公車，憤悱餘習，無所發抒，姑借鬼趣以耗磨之

耶？若畢命煙粉，隨逐嬉游，尤狡獪之雄也。

　　陶即駐世，不過成地仙，禪家所不取。而乃弟石簣津津述之，不似深於佛者。

　　【奇鬼】吳士曹蕃以禮經魁丁酉京兆，為座師焦太史所累被罰，來京辨復居稍久，抱病垂殆。忽見一丈夫長抵屋榱，面白而

闊，衣團花皂袍，向曹深拱至地，良久方起再拱，但開目即見，昏黑張燭亦如之，唯合眼息燈，則無所睹。初猶怖駭，後習之不怪

也。如此月餘，自分必死，親友亦無敢相視。一日忽不見，沉痾亦脫然。余問之學佛人，云此名拱屍鬼，然遍考梵冊不得。

　　【馬仲良戶部】余友馬仲良之駿甫逾弱冠登第，當今才士翹楚也，在版曹有盛名，人方以華要期之。丁巳大計，忽罹白簡拾

遺，以浮躁外謫，時皆冤之，而不知得罪所由來。其時主議者蜀人吏科徐雅池紹吉，蓋以其同年姻家冉芝芳德升一言處之，不謂其

誤也。始馬僦一寓，其室敞而直廉，馬得之甚愜意。初住亦無他，屋後隙地為溲穢之所，但每遇陰雨，則牆陰彷彿有所見，侍婢輩

時時驚叫，馬呵止之以為妄。後告者屢屢，馬亦漸自疑，遂議他徙，初不知有伏屍也。是後人皆知非吉地，空閒者久之。會冉以參

議聽調，初入京，未悉近事，亦利其華煥，僦居之，始與徐往還，忽數日不至，後相遇詰以間闊之故，云方移居無暇。冉多姬侍，

偕北者亦數輩，因曰：「侍兒俱幾驚死，吾室後廢圃頻有祟晝見，頓令人拆牆之將崩者，則倒植一少婦，顏貌如生，奔迸急走，至

今心猶怦怦也。」徐大駭怪，俾物色向為何人私宅，則云：「馬戶部故居。」徐因忿忿，謂此君少年負物望，乃敢生埋人土中，誓

必重創之，以此彈章遂不可遏。嗣後乃知馬僦舍之前，有士大夫妒妻殺妾而瘞之，其人已轉官移去久矣。李代桃僵，古來亦有，然

此婦何不禍彼夫婦以伸枉抑，而現形怖人，卒陷無辜於貶竄，殆亦前生冤對云。徐后知其事，亦悔之而已無及矣。

　　【獻縣盜鬼】頃戊午年獻縣令江鍾廉抵任，即有鬼殺妻女之異，其全家唯一婢獨存，又作鬼語訴冤，此事紀之者多矣。獨江夫

人死後，復附魂於倖免之婢，備述初為厲鬼見殺之狀，陰府相憫之言，此亦古來所有。唯所稱冥中貴人，既知眾鬼即群盜，妄殺無

辜，且其祿命未絕，何以不為料理再生，僅僅優以男身，處以巨室，且從蜀之楚，又相距遼遠，斷其夫婦之愛，殲其母子之命，不

復一為處分，何也？初江令吳江，與鄉紳之豪武者不葉，遂造謗書去。比至獻縣，未視事即罹此變，哀痛不欲生，亟解官去。旋以

瞽廢，雖改教不能再出矣，豈前生夙業耶？

　　【大風吹人】《遼史》記其國聖宗開泰八年五月，留打魯瑰部節度使哱魯里，至鼻灑河，天地晦冥，大風飄四十二人飛旋空

中，良久墮數里外，有一酒壺在地乃不移，此亦宇內極異之事，斷無再見者。曾聞新城王霽宇象乾少司馬之始祖母，乃從空飄至其

家，久而方醒，問之言語不通，蓋異域人，為颶風吹墮，因為其婦，生育諸子。今王氏蟬冕聯翩，貴盛無比，皆其苗裔也。余初不

甚信，頃晤司馬從弟王季木象異孝廉，詢之云果然。嗟乎！亦異甚矣。

　　【食人】柳跖之膾人肝，趙思綰之吞人膽，以至朱粲、秦宗權之屬，捕人為糧，此皆盜賊及亂離無食時偶一見之耳；若契丹東

丹王李贊華好飲人血，至刺婢妾輩而吮之，猶夷狄也；若盛世天潢亦有之，則真可怪矣。周府新安王有熹者，太祖第五子周定王之

子也，性狠戾，嗜生食人肝及腦膽，常以薄暮伺有過門者，輒誘入殺而食之。其府第前日未晡，即斷行跡。後以偽作兄祥符王有爝

書與趙王高燧同反，逮至京，鞫得其奸，削奪居京師。猰㺄梟獍，乃出帝系，亦宗藩異事也。近日福建抽稅太監高寀，謬聽方士言



食小兒腦千餘，其陽道可復生如故，乃遍買童稚潛殺之。久而事彰聞，民間無肯鬻者，則令人遍往他所盜至送入。四方失兒者無

算，遂至激變掣回，此等俱飛天夜叉化身也。頃年又有孫太公者，自云安慶人，以方藥寓京師，專用房中術游縉紳間。乃調熱劑飲

童男，久而其陽痛絕賬悶，求死不得，旋割下和為媚藥，凡殺稚兒數十百矣。為緝事者所獲，下詔獄訊治，擬採割生人律，或以為

未允，士大夫尚有為之求貸者。會逢大赦，當事恐其有詞，與奸人王曰乾等同斃之獄。

　　古來食人肉非出亂世者，唐則臨安尉薛震，節度使張茂照，五代則金吾上將軍萇從簡，宋則右副都王繼勛，知欽州林千文。又

飲人血者，三國時吳將軍高灃。

　　【小棺】嘗聞人言，今上初年，寧夏修城，掘基稍深，得小柩數千，皆長尺許，發之有男有女，亦有仕宦緋袍進賢冠，如今世

服飾，無一作古昔裝者。予笑以為誕。後偶與李本寧先生談及，云此餘宦彼中所目睹者，即命鍤工即日掩之，以事太幻，不敢聞之

朝耳。又隆慶間古長城圮，露出小棺無數，俱長數寸，開之衣冠儼然，有一僧棺中有梵字小經一卷，一婦人棺題銘旌曰某王某妃之

柩。此徐憲使名節者親見之，以語王太倉相公，王以語王損庵太史而紀之者，王麟州太常又親見徐公面談而筆之雜紀，弇州又別記

之。二事俱在近時，諸公俱非妄語者，豈僬僥國果在中土，抑造物狡獪，作此伎倆博笑也？此雖在六合之內，亦存而不論可矣。

　　有言西北甘涼銀夏之境，榛莽曠鹵，妖狐窟宅其中，故屢有此異。但狐能幻於生前，死則屍仍異類，此見之載紀者多矣，今何

以並骸骨亦人形耶？且黃河以西為涼州諸郡五，梁涼分據，古稱沃土，靈夏赫連舊都及元昊所起地，俱非不毛可穴狐媚者，此亦未

必然。

　　宋洪邁《夷堅志．支．丙集》載隆興府鈐轄喻紳，淳熙七年修天王院，得古冢列小石人，與近世明器相類，高數寸。又得小石

碑不盈尺，其上為蓮葉，下為荷花，中有真書，文曰「武神聖文皇帝之廟」，兩傍夾書曰「貞元二十一年」。按唐德宗紀元貞元以

二十一年正月崩，葬崇陵，生時稱聖神文武，歿諡神武孝文，此四字雖略同，然當時葬長安，又碑在地中而曰廟，不可曉也。

　　隆興即今之南昌府，初非荒徼，何以有此小冢小碑示妖現怪乃爾。余意此必非唐帝殯宮，亦長城下某妃之類耳。

　　【鄧子龍香木】武弁鄧子龍，東南驍將也，初以偏裨在粵東剿海寇，忽有一浮木觸舟，棄去復來不暫離。子龍試鉤取，其氣作

沉檀香，閱其材可雕刻，因令工治作人形，而首居大半，置之臥室，以為肖己狀貌，時時撫弄之。後入粵西入滇南，為參戎副將，

屢躓屢起，每以香木自隨。至關白事興，鄧已久廢，邢昆田為制府起之錮籍，拜大將，命督水師，與倭眾戰於對馬島海中。初獲全

勝，深入，遇伏發而歿，後求得其屍而失其元，即以所刻香木續脰入殮。其至朝鮮時，部曲但怪其日夜婆娑枕傍，手磨此木不捨，

甚怪之。已而遇害，時鄧年已七十餘，距得木時且四十年矣。雖云運數前定，何物枯枿，能預示妖變乃爾？乃知桓元之頭著敗籠

中，房琯之得梓木為棺，信乎不妄。

　　【草木之妖】今上丙戌丁亥間，京師明智草場火發，薪芻如山，一夕盡為煨燼。次晨喧傳有異，余稚幼，隨眾往觀，見兒童輩

在餘燄中競拾諸物，小者如拳，大者如柈盎，色正黑有光，叩之聲甚清越，絕類英石之佳者，第質稍輕耳。其狀或為筆架，或為硯

山，或為立屏，俱可供玩。又有作人、馬、犬、豕諸色者，無不畢肖。余攜得數件歸，尋為人持去。至丁酉年八月，河南柘城縣柳

樹破裂，迸出人物數斗，為牧豎所見，競往收取，以呈地方官。時巡按御史為吾邑姚羅浮思仁，因開礦之擾奏為災異，進之御覽。

姚差竣到家，出以示余。其人僅長寸餘，每顆皮筋結成，色微黃白，有冠冕者，有小帽者，亦有髫齔者，纖毫無異。更有婦人，其

裝梳全類江南，略不似中州，更為可異。古來草木之妖多矣，未有如此奇詭者。

　　【周公瑕】周幼海晚年辭諸生，以書法行海內，其詩頗有佳句，家亦漸起，買宅於胥門內，園亭幽勝，水樹回環。一日，忽有

魅晝見，大白面如盤，目瞑瞑動，不見口鼻手足，隱現不常。初甚惶駭，後習睹不復異矣。偶旬餘滅跡，舉家慶幸。適有客至，問

云：「聞君家子不語者，已不來，果乎？」周未及對，即有聲應曰：「索隱行在此。」回視則大白面已出矣。賓主愕然，蹌踉而

散。其園後屬一揮使，為吳妓借居，余曾久留於中，絕無他異，今又屬他姓矣。周無嗣，以外孫施姓者為後，更名周胤昌，新登鄉

書，文行為時流第一，與余善。

　　【沈司馬莊怪】沈繼山司馬登隆慶戊辰進士，予告歸，其所善二友為馮具區祭酒、周霖滄評事，時皆困諸生，來借沈鄉居莊舍

為修業之所，其地去城稍遠。忽有群魅嘯其中，莊僕苦之。沈性素剛不之信，因笑謂二人曰：「君輩不虞魅為患乎？」皆曰：「無

傷。」沈曰：「果爾，當呼僕汛掃以俟。」明方啟門，則莊僕已至，請主人諸齋鐍錀。沈驚問：「若烏知之？」對曰：「昨三更

時，群魅畢出，聚謀曰：『吾輩宜亟去，有一侍郎、一應天通判來讀書此中矣，須徙善地避之。』因相率迸散，今寂然無他矣。」

沈心知所謂，曰：「善掃除之，吾將身至彼休息，汝勿妄言。」馮、周寓其中甚平善。庚午，馮登賢書，癸酉周繼之，至丁丑馮遂

為南宮第一人，仕至南大司成歸。至辛丑，周尚滯公車，謁選得肇慶推官。沈謂余曰：「魅語果信，具區當再出，霖滄其別駕乎？

造物者素定久矣。」予亦深信之。不數年馮歿於家，周轉南大理，因乞休，又數年沈捐賓客，周尋病，又遲數年卒。馮、周名位，

約略與鬼言不爽，然僅符其十七，或小損其品，或略優其秩。豈下鬼凡庸，不盡得冥同秘密，抑二公自有以致之也？沈公而在，必

更有說。

　　【奇疾】古紀奇疾，非理所有者多矣，或以為文人遊戲，必非真有其事。以余親所聞見，則有如穆吏部深者，山東濟南人，壬

辰進士，罷官里居。忽患異疾，耳中時聞車馬之聲，則疾大作。一日聞耳內議曰：「今日且遨游郊坰。」即有裝馱驢馬鱗次而出，

其恙頓除。至晚復聞游者回鑣，盡返耳中，則所苦如故。吏部公屢治不痊，一日忽洗然若失。又蘇州吳江縣沈參戎名璨者，行三，

為吏部寧庵學憲定庵公愛弟，幼長紈綺，惰於學業，遂入右列，最後分閫廣東惠潮。署中有樹大庇數畝，掩映不見天日。沈憎之，

欲伐去，其下力諫，謂此木且千年，有神司之，除翦必及禍。沈怒不聽，斧乍施，共見巨蟒長數丈，蜿蜒入其鼻中，因發狂顛倒，

不能理事，棄其官歸。蛇出入鼻孔，日凡數度，其孔膚色光黑，蓋以蛇往來致然。一日延方士治之，見一天神如關壯繆狀，持刀入

戰，凡三晝夜，喧囂之聲徹於鄰比。其神不勝而出，自此遂聽之。家本素封，因之匱乏，凡病十年，宿患忽瘳，蛇亦不知所往。沈

君為余內親，今尚在無恙，此皆事理難曉。既以奇疾苦之，似有夙冤者，終以遷去獲全，豈真如刁俊朝妻項下瘤中猴，謫限已滿

耶？

　　【京師狐媚】狐之變幻，傳紀最夥，然獨盛於京師，聞以舉廠為窟穴，值鄉會試期，則暫他徙。友人云：故元人主每遇夏月避

暑上都，此猶其故習。然漸南漸少，齊、趙、梁、宋之間，尚時作媚惑，過江則絕不聞。有言其稟性不能渡江，是不然。余浙游東

西諸山，稍入幽邃，時時遇之，但不能逞妖如北地耳。問之故老云：京師無廁，居者以婦人月水棄之地，狐竊食之，遂能幻化百

出，成千年狐，為玄為白，不可問矣。然聞先朝附馬都尉趙輝者，尚太祖第十六女寶慶公主，生平嗜飲女子月經，寒暑不輟，凡為

禁臠者六十九年，壽百餘歲，直至成化間始卒。則狐與人俱得此藥力，似不誣矣。今世皆重紅鉛，亦煉童女經事為藥進之，不特士

人為然，即嘉靖中邵、陶、顧、盛之徒，咸以此致三公六卿，想亦因趙輝多壽，仿其遺意耶？

　　【人痾】人生具兩形者，古即有之，《大般若經》載五種黃門，其四曰博叉半釋迦，謂半月能男，半月不能男，然不云亦能女

也。《素問》有男脈應女脈應之說，遂具兩形矣。晉惠帝世，京洛有人兼男女體，亦能兩用，而性尤淫，解者以為男寵大興之徵，

然亦不聞一月中陰陽各居其半也。又吳中常熟縣一縉紳夫人，亦大家女也，亦半月作男，當其不能女時，槁砧避去，以諸女奴當

夕，皆厭苦不能堪。聞所出勢偉勁倍丈夫，且通宵不訖事云。按二十八宿中心房二星皆具兩形，則天上已有之，何論人世。

　　舊傳狸有兩體，其年久者能變幻惑人，遇男則牝，遇女則牡，今京師有此妖，或一家中內外皆為所蠱，各自喜為佳遇，然實同

此獸也。狐與狸又各一種，而世多混稱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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